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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瑞 龙 : 生 死 寻 常 事

英国前首相希思曾这样评价邓小

平：“我很享受和邓小平的交谈，而且

发现他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既坦率又直

接。我讲什么，他看起来也总是乐于接

受。对直截了当的提问，他答得也直截

了当。他还喜欢用幽默给我们的谈话增

加点佐料。”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邓小平的胸怀和气度

都是十分博大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朴

实、幽默的语言风格。他常用朴实生

动、诙谐风趣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道

理，用平易近人的话使人感到亲切自

然，也使得气氛轻松愉快。

在阐释一些重大的问题时，邓小平

善于用浅显明了、生动形象的词汇使其

鲜活通俗，往往只几个字就表达出其深

刻 的 思 想 ， 且 让 人 容 易 理 解 ， 难 以

忘怀。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

论”。1962 年 7 月，邓小平在谈到恢复

农业生产的措施时，为了形象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他引用了一句四川的俗语：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

猫。”这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

后来慢慢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

鼠就是好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 《时代》

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 《时代》

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1985年 6

月 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

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

军减少员额100万！”对于裁军，有人担

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对此，邓小平

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虚胖子能打

仗？”他还进一步说：拳击运动员身体

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

我讲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

是跑反也跑不赢。

在严肃紧张或出现差错的时候，邓

小平的风趣和幽默，往往能起到活跃气

氛、松弛神经的良好效果。

1960年，邓小平率团参加莫斯科26

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

有一天，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共

代表团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吃

饭时，大家都不说话，气氛很凝重。这

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张

毅，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

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什么，兔子吃鸡？”张毅以为听

错了。

“对，兔子吃鸡。”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

鼠狼吃鸡，可从来没听说过兔子会吃

鸡。”张毅欲忍住笑却又忍不住，鼓着

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

“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 30 年

代。”邓小平含笑望望大家。大家也都

望着他，急切地等着听下文。

“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

“是在延安吗？”有人问。

“是在延安，但不是延安的兔子。

是有一次在延安作报告，谈到托洛茨基

什么什么的，他那个无锡话就糟了。说

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

志 听 完 报 告 ， 总 是 不 相 信 ‘ 兔 子 吃

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

打听：‘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

兔子还会吃鸡呀……”

大家恍然大悟，饭厅里顿时笑成一

片。刚才凝重的气氛被这一片开心的笑

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也好了起来。

1988年 1月，邓小平以84岁的高龄

接见了 48 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

人。给邓小平担任翻译的是后来曾任外

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当时她还很年轻，

是第一次担任高级领导人的会谈翻译，

不免有些紧张。邓小平向挪威首相说，

他今年已经 84 岁了。但是傅莹一不留

神，将 84岁译成了 48岁。当副外长周

南把这一情形告诉邓小平时，邓小平不

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开怀大笑，幽默

地说：“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

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

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嘴，谈话的

气氛变得轻松、和谐。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邓小平的风

趣幽默，也起着沟通情感的作用，使人

在与他相处时倍感亲切、轻松和愉快。

20 世纪 50 年代初，邓小平调北京

工作。子女问他：在重庆大家叫你首

长，到北京叫什么？邓小平用谐音回

答：“在重庆叫首长 （手掌），到北京叫

脚掌。”从邓小平幽默风趣的话语中，

子女们感到了父亲的可爱和亲近。

1984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科尔一行。当科尔问

邓小平有什么长寿的秘诀时，邓小平笑

答：“我就是乐观，天塌下来也不要

紧。我是小个子，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

子顶着。”邓小平的话引起了全场的一

片欢笑。在惬意的笑声中，大家向这位

睿 智 、 风 趣 的 老 政 治 家 投 去 敬 重 的

目光。

（摘自 2019年第 6期 《湘潮》）

张计发，1926年 12月生，河北省

赞皇县人。1945年 6月参军，1947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荣立

特等功4次、一等功2次。

1952 年，朝鲜战场呈现胶着态

势。这一年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

国军”向我军发起了“金化攻势”，作

战双方在约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陆

续投入作战兵力共 10万余人，这场战

斗发展成战役规模。10 月 14 日凌晨 3

点半，上甘岭战役拉开序幕。当时，

我因为负伤在师部医院住了七八天，

回到部队后，我所在的七连已经参加

战斗，所以我没能赶上第一阶段和第

二阶段的战斗。我在团部待了没几

天，七连就撤下来休整了，参谋长命

令我继续带好这支队伍。

夺回 597.9高地表面阵地

10月 30日，上级下达朝鲜战场中

线决定性反击命令，七连的任务是参

加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夺回

五圣山东麓咽喉的上甘岭597.9高地表

面阵地。受领任务后，全连整装待

发，直奔上甘岭。

进攻时间定在当天夜晚 10点，战

斗的目标是把阵地夺回来，全面恢复

我军对597.9高地的表面控制权。战斗

顺序是炮兵先打三个急袭：第一个急

袭 10分钟，主要是对目标阵地破坏性

的摧毁，然后停 10分钟。第二个急袭

还是 10 分钟，停 5分钟；四连在最前

沿的坑道内，距敌最近，这时在炮火

停止后组织几个人出来，连冲带喊带

打枪，给敌人造成我们发起冲锋的假

象，诱敌展开进攻，佯攻的时间不超

过1分钟，立即撤回。第三个急袭就是

铺天盖地地打过去，还是 10分钟，目

的是消灭跑到阵地上的敌人。三个急

袭后，表面阵地上的敌人和工事基本

上摧毁70%以上。

炮火之后，随即发起冲击。上级

要求第一批冲击的连队要跟着炮弹

上，宁可让掉队的炮弹打倒我们一两

个自己人，也不准敌人从坑道里出

来，不给他们还击的时机。

按计划，四连第一批冲击，跟着

炮火上，把敌人堵在工事里，在工事

里将其消灭，阵地就会很顺利地夺回

来。如果四连拿不下阵地，则六连强

攻把阵地拿下。如果六连没有力量坚

守，这时七连顶上去，目标很明确，

无论如何也要占领阵地。

可是四连指导员沉不住气，提前1

分钟下令冲锋。就这短短 60 秒的时

间，三四十个人被打得失去了战斗

力，十几个人倒下了，剩下的20来人

根本没法继续进攻。四连没有按预期

将敌人堵在工事里。敌人冲了出来，

这给我们下一步的进攻带来很大困难。

六连只好提前发起冲锋。受敌人

火力压制，伤亡很大，六连长万福来

也受了重伤，六连没有拿下阵地。

此时，敌人已经得到充分的喘

息，情况更加严峻。我方没有炮火支

援，只能靠手中的武器冲击，而此时

敌人火力已全面展开，压得我方无法

还击。

紧急关头，负责指挥的二营参谋

长张广生派人把我叫到 4 号坑道。我

刚进坑道就看见万连长躺在那里，满

脸是血，但意识清醒。见我进来，他

指指里面，大概是想告诉我参谋长在

里面等我。参谋长见到我就说：“六连

伤亡很大也没上得去，你们连赶快

上，不惜一切代价把阵地拿下！”

我接受命令后急忙向外面走去，

带上七连战士往上冲，敌人后续部队

也在往上冲，狭路相逢，拼的不仅是

武器，还有胆气。

突击排的战士端着冲锋枪，冒着

枪林弹雨硬是冲了上去，一梭子子弹

打完了，接着就是一排排的手榴弹投

了出去，然后又是一梭子子弹、一排

排手榴弹。敌人被我们的气势吓退

了，我们终于占住了山头。

但没过多久，敌人趁我们立足未

稳，立即组织力量反扑。只见黑压压

一片锃亮的钢盔，臭虫般密密麻麻地

向阵地扑来，我们拼全力反击。

我连突击排连续冲了三次才把整

个阵地占领。随即三个排都上到了阵

地，火力得以全部展开，冲着四面一

齐开火，彻底把敌人给压了下去，稳

固了阵地。

至此，我们一举恢复了 1 号、3

号、9号阵地，恢复了 597.9高地上主

要阵地的控制权。

为荣誉而战，坚守 24小时

我们占领 597.9 高地表面阵地后，

敌人开始了疯狂报复，每日落弹十几

万发，表面阵地 2 米多厚的岩石被打

成了粉末，所有的工事自然也荡然

无存。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守住阵

地真是非常艰难。为了保存实力，我

命令大部分人撤进坑道，阵地上只留

一小部分人观察，只要发现敌人开始

进攻，部队立即运动到作战位置进行

回击。

为了激励战斗情绪，党支部提出

“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为祖国争光！

为祖国人民立功！轻伤不下火线，重

伤不累好人，一人为整体负责！”等一

系列战斗口号。上阵地前，营长给我

们传达了上级指示：只要在表面阵地

上坚持24个小时，不管是个人还是单

位，都要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我教

育大家为荣誉而战。

31 日下午 4 点钟，七连加上三连

后续补上来的战士，有战斗力的不到

30人。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敌军

300 多人向我们扑来。我万分焦急，

赶紧向团长请求支援，可是团里各部

队都在阵地上，团长急得团团转。

按照师部原先的战斗部署，我们

一三五团攻下阵地后，八十七团应在

31 日晚上接替我们。可现在天还没

黑，我们的人就快打光了。团长赶忙

给八十七团团长打电话，请求他们提

前上阵地，但八十七团团长坚持要按

照师里的部署行动，因为白天炮火

重，上到阵地损失大。

敌人显然是不愿夜战，企图以绝

对优势兵力在天黑之前速战速决，一

举夺回阵地。他们几百人一起往上冲

锋，黑压压的一片，源源不断地向阵

地拥来。

在这危急关头，我突然眼前一

亮，想起了管炮兵的副师长唐万成。

我马上命令步话机员接通电话：“副师

长！副师长！王八上来了，我们还剩

二十几条了！”“王八”是指敌人，“我

们二十几条”是隐语 （意思是我们还

有二十几人可以战斗）。因为步话机是

明码通话，敌人也能听到，不能暴露

我们的实力。

“有多少王八？”副师长问。

“300 多，就快要爬到我们 9 号阵

地上来了！请求炮火从9号阵地 100米

处开始往下压。”

炮弹呼啸着飞上阵地，一阵电闪

雷鸣，200 多个敌人炸死在了阵地

上，一只“王八”也没爬上来，我们

高兴地欢呼起来。在炮兵兄弟的支援

下，我们坚持到了傍晚。

三天三夜的坚守

当天夜晚 8 时许，八十七团一位

副排长带领一个班赶上来了。这个班

的兵力对我们来说，可真是雪中送

炭。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我清

点人数后发现，除了我们七连 8 人之

外，八十七团上来的人也寥寥无几。

算算时间，后续的部队应该就快

到了，我们应该可以坚持到那个点。

于是，我对八十七团副排长说：“谢谢

你们的支援，现在敌人的进攻少了，

你们赶快回去向你们团长报告这儿的

情况吧！”

刚送走八十七团的同志，我们团

的通信员就到阵地上来了，他带来一

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七连已经圆满

完成战斗任务。通信员接着说：“团长

命令，你们一个排留下一个人，你留

下，再留一个通信员给后续部队当顾

问，其他的都撤回去。”

我说：“你赶快报告，我们就剩下

8个人了，我的意见是要么都不下去，

留下来继续战斗；要么我一个人留

下，他们7个都下去。”

过了半个钟头，通信员回来说：

“首长同意张连长你的意见，你一个人

留下，他们都回去。不过有一条，凡

是上来的部队都归你指挥，但是丢了

阵地也由你负责！”

11月 1日 1时，后续部队上到阵地。

次日1时，十二军九十一团三营八

连奉命上来守卫阵地。按照原先的部

署，大部分人撤进坑道，根据敌情变

化灵活调动兵力，在有效保存自己的

同时，大量消耗敌人，我和九十一团

同志又战斗了24小时。

至此，我在阵地上已经打了三天

三夜，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通信员

私下将我的情况报告给了团长，团里

派我们连副指导员来到阵地，换我下

去休息。

我内心并不想下去，虽然三天没

吃没喝，但是精神高度紧张，竟然一

点也不累，感觉身上都是力气，还可

以继续战斗。但是，上级命令我下去

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副指导

员的信任，我不能再多讲。

当天夜里 10点左右，我开始动身

出发。临走前，我到小坑道里拿了 5

支崭新的卡宾枪。这是我们在战斗中

缴获的，有一整箱，都没有用过。我

心里盘算着，带回去给我们连 3 个通

信员一人一支，再给营里两支。

说来也怪，正当我往回走的时

候，突然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

居然挪不动了。于是，我一咬牙，狠

狠心，扔掉了一支枪，后来又扔掉了

两支，只带回来两支。

从597.9高地上撤下来后，我先向

营、团首长汇报战斗情况，然后回到

连队。全连的同志一起来迎接我，见

到他们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经历了

一场生死与共的战斗后，我们的感情

又一次得到升华。

后来，我们七连被授予集体一等

功，我和指导员分别被授予一等功，

军党委授予七连“攻的勇猛，守的顽

强”光荣称号，授予我“军政双全的

好连长”荣誉称号，并在全军通报

表扬。

（摘自 2019 年第 10 期 《百年潮》，

原标题为 《难忘的上甘岭战役》）

刘瑞龙，江苏南通人，生于

1910 年，1988 年逝世。1926 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

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苏省委

外 县 工 委 副 书 记 ， 江 苏 农 委 书

记，红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

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

部宣传部部长。

1936 年冬至 1937 年 4 月，为

了打通与苏联“国际通道”的战

略任务，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为主体的 21800 名西路

军指战员，西渡黄河作战。进入

甘肃河西地区，西路军遭遇国民

党马步芳、马步青集团的围追堵

截，历经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

寡，力量悬殊，加之气候寒冷、

环境险恶、无群众基础和后援支

持等原因兵败河西。1937 年春，

刘瑞龙跟随毕占云支队在山里同

敌人周旋两个月后，被当地藏族

民团搜山时发现，送交敌韩起功

集中营，转押张掖看守所，同押

的有魏传统、惠子明、徐宏才、

袁正明、董光益、张玉清、刘金

生等。他们经过相互了解，建立

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刘瑞龙被推

选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以“坚

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任务，相

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他

们每天利用放风时间，在地上划

“坚定”二字互勉，边划边抹，并

互唱 《苏武牧羊》，以此相互鼓

励。当年八九月份，他们 8 人被

马家军押送西宁。临行前，刘瑞

龙等 8 人表现十分镇定，并请前

来送行的同志们转告党组织：“生

死寻常事，万一不幸，请告诉家

里人，不要难过。”

刘瑞龙等人到西宁后，敌人

对他们进行单独审讯。但刘瑞龙

等 红 军 干 部 大 义 凛 然 ， 毫 不 畏

惧。他们按照在秘密党支部的约

定，咬定自己的身份，决不暴露

自己的身份和出卖同志。后来，

敌人又施展阴谋诡计，提出要他

们留下，许愿高官厚禄。刘瑞龙

等人并不为敌人引诱所动摇，仍

然坚定自己的信念，抗争到底。

在党中央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的积极营救下，刘瑞龙等人被马

步芳派人押送到兰州绥靖公署贺

耀祖处，由贺处转送到八路军驻

兰州办事处。至此，刘瑞龙等人

才真正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摘自 2019年 10月 8日《青

海日报》，原标题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党史人物》）

李忠贵生于 1956 年，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人，

中共党员，壮族。1972 年从富宁

县卫生培训班毕业后，李忠贵到

郎恒乡卫生所当医生。 1977 年，

李忠贵应征入伍，在部队里发挥

所长担任卫生员。1978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排长并被

选送到大连陆军学校深造。在军

校，他刻苦学习，因成绩优异两

次受到嘉奖。毕业后，被分配到

黑 龙 江 边 防 六 团 的 他 一 待 就 是

7年。

1987 年 12 月，李忠贵转业回

到富宁县，成为县城区派出所一

名民警，强烈的责任感使李忠贵

总 是 尽 最 大 努 力 去 遏 制 违 法 犯

罪。1991 年 6 月 12 日晚，有 4 个

歹徒在城区新华镇一家旅社实施

抢劫后逃跑。派出所接到报案后

迅速出击，抓获了其中一人赵某

某，他供出了其他人的姓名和住

址后，富宁县公安局抽调民警分 3
组实施抓捕。13 日凌晨 1 时，李

忠贵和战友们押着赵某某前往歹

徒“老飞”的住地。敲开其家门

后，民警们借着昏暗的手电筒光

发现此人是一名连续 3 次被判有

期徒刑的抢劫惯犯。因“老飞”

家中还有其哥嫂和孩子们，为避

免伤及无辜，民警决定设法将其

引出家中。“老飞”被诱出门外

后，民警打开手电筒直射在其面

部，一名民警上前搜身时，“老

飞”突然把举着的双手放下并迅

速伸进裤子口袋。这名民警察觉

不对并大喊“他有手榴弹，按住

他！”电光石火间，李忠贵闪电般

扑向歹徒，紧紧按住歹徒的手并

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身后战友。

一声巨响后，李忠贵壮烈牺牲。

1991 年 10 月，李忠贵被公安

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被云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摘 自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北京日报》，原标题为 《一级英

模李忠贵：舍身扑向引爆手榴弹

的罪犯》）

□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


